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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世界能源体系的生产、安全和金融结构上看，俄罗斯的结

构性权力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尽管在生产体系和管道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俄

罗斯始终是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和 “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
美国“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等市场和地缘政治冲击进一步削弱了传

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能源市场的转向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中国扩展欧亚

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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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权力”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视角。苏珊·斯特兰奇认

为，“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以及 “构造

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它

“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生产、安全、金融、知识这 “四个各

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①。显然，“在经济事务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不是

物质上的资源禀赋，而是结构与联系。”②

世界能源体系中一国的结构性权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即与产量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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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生产结构、与管道运输有关的安全结构以及与定价机制有关的金融结

构①。首先，就生产结构而言，当生产国占据卖方垄断地位时，便具有了对消费

国的结构性权力。相反，如果消费国能源自给率提高或具有替代性能源供给，生

产国的结构性权力则相应减弱。其次，管道运输布局直接关系到能源博弈各参与

国的权力分配②，特别是当能源管道通过第三国运输时，过境国便会凭借能源过

境运输的垄断地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寻租行为构成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

间能源贸易的外部性③。最后，石油的金融属性使得油价波动不仅受到市场供求

因素影响，而 且 是 世 界 主 要 石 油 期 货 市 场 上 金 融 资 本 的 博 弈 结 果。一 国 对

“石油—美元”体系下油价定价机制的挑战即意味着对美元霸权地位的挑战。
本文将从上述三个层面分别考察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特别

是分析美国“页岩气革命”和 “乌克兰危机”等市场和地缘政治冲击下俄罗斯

结构性权力的动态变化。目前，全球能源正处于从 “石油时代”向多元化和低

碳时代转型的重要阶段，考察传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演变将有助于

分析世界能源市场结构与权力格局的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

能源市场的转向及丝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

于中国扩展欧亚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一 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

截至 2014 年，俄罗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和第 6 大石油储量，分

别占世界天然气和石油总储量的 17. 4% 和 6. 1%④。就石油生产而言，由于垂直

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带来了页岩油革命，2014 年，美国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

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则退居第三。2000 至 2014 年间，俄罗斯石油产量占全球石

油总产量的比重从 9. 02%升至 12. 7%。在出口方面，2000 至 2013 年间，俄罗斯

15

①

②

③

④

在斯特兰奇提出的四个结构中，知识结构包含信仰、知识和理解及相应传送渠道，与本文主题并
无紧密关联，故在后文中笔者主要从前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Chloe Le Coq，Elena Paltseva，“Assessing Gas Transit Ｒisks: Ｒussia vs. the EU”，Energy Policy，
Vol. 42，2012，p. 642.

Yuri Yegorov，Franz Wirl，“Gas Transit，Geopolitics and Emergence of Games with Application to CIS
Countries”，USAEE － IAEE WP 10 － 044，2010，p. 3.

BP，BP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June 2015，pp. 6，20.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石油出口占全球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 8%升至 12. 6%①。

表 1 俄罗斯石油生产比重及对欧洲、东北亚地区 /国家的出口比例 ( 2000 ～ 2013) ( %)

年份 俄罗斯 欧洲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中日韩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0 9. 02 92. 32 14. 73 12. 81 1. 18 1. 15 0. 95 － 0. 20

2001 9. 71 81. 92 12. 89 12. 92 1. 87 1. 31 0. 92 － 0. 39

2002 10. 64 82. 84 12. 03 11. 43 2. 87 2. 81 1. 46 0. 32 1. 03

2003 11. 39 81. 79 12. 07 10. 16 2. 72 2. 88 2. 12 0. 38 0. 38

2004 11. 85 81. 06 11. 01 10. 68 2. 31 4. 00 3. 07 0. 58 0. 35

2005 12. 03 85. 80 11. 74 12. 45 1. 34 4. 43 3. 46 0. 60 0. 37

2006 12. 24 85. 38 11. 08 12. 98 1. 47 5. 94 4. 82 0. 51 0. 61

2007 12. 56 80. 96 9. 91 12. 74 1. 20 10. 34 4. 92 2. 32 3. 09

2008 12. 36 79. 93 8. 86 13. 05 2. 18 9. 81 5. 05 2. 16 2. 60

2009 12. 87 78. 03 8. 88 13. 38 1. 37 10. 45 5. 37 2. 37 2. 72

2010 12. 86 76. 20 7. 91 11. 26 1. 43 13. 67 5. 48 3. 89 4. 30

2011 12. 93 74. 09 9. 62 10. 07 1. 57 17. 46 9. 73 3. 23 4. 50

2012 12. 77 67. 90 8. 93 8. 22 0. 80 16. 24 9. 34 3. 17 3. 73

2013 12. 86 65. 30 7. 91 8. 98 0. 43 18. 57 9. 73 4. 83 4. 00

数据来源及计算说明: 俄罗斯一栏表示俄罗斯石油生产量占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比重，
数据来自 BP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5。其余各栏表示俄罗斯对该地区 /国家
石油出口量占俄罗斯石油总出口量的比重，数据来自 CEIC 数据库。

从出口地区结构看，欧洲和亚洲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两大市场。2000 至

2013 年间，俄罗斯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 92. 32% 降至

65. 3%，其中，俄罗斯对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

分别从 14. 73%、12. 81%和 1. 18%降至 7. 91%、8. 98%和 0. 43%。在亚洲市场，

2000 至 2013 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

1. 15%升至 18. 57%，其中，俄罗斯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

出口的比重分别从 0. 95%、0%和 0. 2%增至 9. 73%、4. 83%和 4% ( 见表 1) 。
在天然气生产方面，俄罗斯长期占据着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地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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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后，“页岩气革命”① 的成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而

俄罗斯则退居为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②。2000 至 2014 年间，俄罗斯天然气

产量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从 22. 07% 降至 16. 7%，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在全

球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也从 24. 8%降至 20. 3%③。

表 2 俄罗斯天然气生产比重及对欧洲、东北亚地区 /国家的出口比例 ( 2000 ～ 2013) ( %)

年份 俄罗斯
欧洲

( OECD)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中日韩 中国 韩国 日本

2000 22. 07 57. 45 16. 74 10. 16 5. 81

2001 21. 28 64. 59 18. 26 10. 86 5. 74

2002 21. 29 65. 02 18. 05 11. 22 5. 73

2003 21. 31 62. 22 16. 52 10. 83 5. 16

2004 21. 08 59. 91 17. 44 10. 94 4. 46

2005 20. 70 66. 14 18. 12 11. 06 4. 48

2006 20. 43 71. 91 19. 73 11. 62 3. 77

2007 19. 77 75. 83 20. 74 12. 52 3. 29

2008 19. 44 75. 51 20. 44 12. 38 3. 57

2009 17. 54 65. 61 15. 72 10. 65 3. 95 3. 94 － 0. 71 3. 23

2010 18. 33 58. 35 15. 89 6. 99 3. 52 5. 99 0. 24 1. 84 3. 91

2011 18. 29 58. 61 14. 40 8. 65 2. 88 6. 52 0. 18 1. 57 4. 77

2012 17. 56 60. 18 15. 27 8. 46 3. 01 6. 77 － 1. 29 5. 48

2013 17. 79 65. 70 17. 82 10. 40 3. 75 6. 46 － 1. 14 5. 32

数据来源及计算说明: 俄罗斯一栏表示俄罗斯天然气生产量占世界天然气生产总量的比

重，其余各栏表示俄罗斯对该地区 /国家天然气出口量占俄罗斯天然气总出口量的比重，其

中，俄罗斯从 2009 年开始向东北亚地区出口天然气，数据来自 BP 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0 ～ 2015。

在欧洲市场，2000 至 2013 年间，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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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比重从 57. 45%升至 65. 7%，其中，俄罗斯对德国、意大利的天然气出口占

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保持在 17% 和 10% 左右，而同期对法国的出口比重

则从 5. 81%降至 3. 75%。在东北亚市场，2009 至 2013 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的

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从 3. 94% 增至 6. 46%，其中，俄罗斯对日

本和韩国的出口比重分别从 3. 23% 和 0. 71% 增至 5. 32% 和 1. 14%。而俄罗斯对

中国出口的天然气最少，2010 和 2011 年分别为 0. 24%和 0. 18% ( 见表 2) 。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全球第二大石

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由于美国页岩油气的冲

击，俄罗斯目前已退居为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在欧洲

和亚洲能源生产体系中，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下

降，但对东北亚石油出口的比重却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出口市场多元

化程度逐步增加。与石油不同，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占据卖方垄断地位，

但在亚洲天然气市场，它仅是新兴出口国且主要集中于液化气出口。显然，俄罗

斯目前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程度仍非常有限。尽管美国 “页岩气革命”的供给

冲击导致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通过垄断欧洲天然气

市场和加强油气出口市场多元化，俄罗斯仍在欧洲和亚洲能源生产体系中占据重

要一席。

二 俄罗斯在能源管道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当石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运输时，油气管道政治便随之产生。在油气市场的

垂直供应链条下，生产国、过境国与消费国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展开博弈。欧洲、中亚—里海和亚洲是俄罗斯油气管道布局的三大地区。就

市场角色而言，俄罗斯不仅是欧洲能源市场上的重要生产国，同时也是中亚—里

海能源出口的关键过境国，以及向亚洲能源市场积极挺进的新兴出口国。这些在

地区能源市场上的不同角色决定着俄罗斯在管道政治中结构性权力的多样性。

( 一) 俄罗斯在欧洲管道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与欧洲市场的地理分离。过境国的出现使得生产国与消

费国的双边博弈演变为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的三边博弈。就生产国与消费国

二者博弈而言，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利益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前者作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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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竭力维持自己在欧洲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后者作为消费方则寻求能源供给多

元化。为了加强对消费国的结构性权力，俄罗斯利用能源领域的国有化来提升国

有大型能源集团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①; 同时，通过引发消费国或地区对能

源供给的竞争来增强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②。
在生产国与过境国博弈方面，乌克兰竭力将油气过境作为能源权力，与俄罗

斯争夺“管道租金”，而后者则通过过境国和管线多元化减弱对前者的过境依

赖，同时采取经由海洋而非邻国的输送方式，提升自身在管道运输中的议价能

力③。在石油管道方面，为了绕过经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 “友谊管线”④，俄罗

斯扩大了向北欧市场直接出口的 “波罗的海石油管线系统”⑤。在天然气管道方

面，俄罗斯已完成了“亚马尔—欧洲”管道项目，并积极实施 “北溪”管道项

目⑥和“南溪”管道项目⑦。
“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造

成了巨大冲击。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为寻求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欧洲带来更多选

择。美国原油出口解禁后首批低硫轻质页岩原油于 2016 年 1 月被运往欧洲，而

来自北美、中东和北非的液化气也将逐步替代俄罗斯管道气。因此，欧洲将在能

源对外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相对降低对俄罗斯的进口依赖。毋庸置疑，随着欧洲

能源市场上的主导方从卖方转向买方，俄欧博弈能力将出现此消彼长⑧。同时，

由于“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正式与欧盟签订 《乌欧联系国协定》，欧盟与乌克

兰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这意味着欧盟在对俄能源关系上将获得更

大的议价权力⑨，而俄罗斯的传统能源武器效力必将因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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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德国，南部支线经由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到达匈牙利。
该系统使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和季曼—佩霍拉油区的石油向西输送至普里莫尔斯克港，二期工程将

石油从布良斯克州的乌涅恰输送至波罗的海沿岸的乌斯季—卢加。
该管线东起俄罗斯海港维堡，进入波罗的海海底后途径芬兰、瑞典、丹麦，最终到达德国城市普

鲁敏。它是世界首个跨海直接连接西欧大陆和俄罗斯的管道工程。
2014 年 12 月，俄罗斯迫于欧盟压力宣布放弃经由保加利亚输往欧洲的“南溪管道”项目，选择

与土耳其合作建设输气管道。
富景筠: 《“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

动态分析》，载《欧洲研究》2014 年第 6 期。
Daisuke Nagayama， Masahide Horita，“A Network Game Analysis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Ｒussian Natural Gas through Ukraine and Belarus”，Energy Economics，Vol. 43，2014，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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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亚—里海管道政治多元博弈下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

中亚—里海丰富的油气储备和独特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争夺管道运输权成为重

塑该地区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①。中亚和里海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向欧洲出口能源

的重要来源地②。长期以来，俄罗斯竭力阻止该地区能源出口通道多元化，通过

垄断油气过境影响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定位③，维护自己的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力④。
在石油管道方面，俄罗斯已通过西向的 “里海管道财团”所属的 “田吉兹—新

罗西斯克管道”⑤、北向的“阿特劳—萨马拉管道”⑥ 以及东向的阿塔苏—阿拉山

口管道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石油的外运和销售。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延续使

用苏联时期的“中亚—中央输气管道”及 “布哈拉—乌拉尔输气管道”，并继续

成为中亚天然气出口国的主要过境国。
为了打破俄罗斯对中亚—里海能源出口的过境垄断，美国和欧盟积极支持铺

设绕开俄罗斯、直通欧洲的油气管道。由美国主导的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

汉”输油管道的开通，率先打破了俄罗斯垄断里海石油出口的局面⑦。而与此平

行的南高加索输气管道——— “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的建

成则再次挑战了俄罗斯在里海输气格局中的传统霸权。与此同时，欧盟也竭力推

进建设穿越里海的 “纳布科天然气管道”⑧、 “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⑨ 和

“跨安纳托利亚管道”瑏瑠 等项目。2013 年 6 月，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沙赫德尼

兹财团选择“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作为沙赫德尼兹气田项目二期向欧洲

输送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这实际上宣告了 “纳布科天然气管道”的流产。但

“跨安纳托利亚管道”项目和 “跨亚得里亚海管道”项目仍分别于 2014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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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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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瑠

Onur Cobanli，“Central Asian Gas in Eurasian Power Game”，Energy Policy，Vol. 68，2014，p. 348.
Uwe Ｒemme，Markus Blesl and Ulrich Fahl，“Future European Gas Supply in the Ｒesource Triangl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ern Africa”，Energy Policy，Vol. 36，2008，p. 1628.
Faig Galib Abbasov， “EU’s External Energy Governanc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Energy Policy，Vol. 65，2014，p. 35.
Andrei Kazantsev，“Ｒ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Ｒegion”，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0，No. 6，2008，p. 1085.
该管道将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田吉兹和卡拉查干纳克两大油田和俄罗斯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连接

起来。其股东包括美国雪佛龙公司、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
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意大利的埃尼公司。俄方持股比例达 31%。

该管道经哈萨克斯坦北部边境连接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管网管道。
该管道东起阿塞拜疆巴库油田，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至土耳其杰伊汉港。
该管道在已建成的“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基础上，将中亚和里海天然气通

过东中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输往奥地利。
该管道将天然气从阿塞拜疆沙赫德尼兹气田经格鲁吉亚运至土耳其。
该管道将天然气从阿塞拜疆沙赫德尼兹气田经土耳其东部通向西部，最终输送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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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启动建设。

毋庸置疑，油气管道路线的选择对于中亚—里海管道政治的大国权力结构具

有重要影响。而该地区管道出口的多元化进程无疑意味着俄罗斯的传统结构性权

力将被逐渐侵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欧盟对中亚—里海管道路线的争夺愈发

激烈。为了加速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进程，欧盟迫切需要打通 “南部走廊”，而

增加绕开乌克兰的油气供给则成为俄罗斯为推进管道建设而考虑的核心内容。同

时，中亚—里海国家寻求东向能源出口市场的需求与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

目标相契合。随着“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和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相继投入运营，中亚—里海管道博弈的重心开始向东扩展。对俄罗斯而言，中国

对中亚油气管道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性进

口国地位构成挑战，同时也导致俄罗斯油气在中国市场面临更激烈的供给竞争;

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管道出口 “锁定”了其对欧盟 “南部走廊”的供

给量，由此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俄罗斯捍卫中亚天然气西向出口的过境主导权及在

欧洲市场的出口份额①。

( 三) 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

相对欧洲和中亚—里海地区而言，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扮演着新兴出口

国角色。受“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俄罗斯开始积极推

进能源东向战略，进而实现出口市场的地缘最优平衡。作为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油

气出口国，俄罗斯在亚洲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来自利用进口国间的相互竞争实现

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依托油气管道布局提升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地位。

就石油管道而言，在中国和日本就 “安大线”与 “安纳线”展开激烈争夺

时，俄罗斯于 2004 年提出第三方案“泰纳线”。该方案将输油管道的起点和终点

分别定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和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泰纳线”对 “安大

线”和“安纳线”的折中本质上是对日本 “安纳线”建设方案的认可和支持，

但在中日关于管线建设次序的争夺中，俄罗斯决定先行建设泰舍特—斯科沃罗季

诺一期工程及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的中国支线②。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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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Onur Cobanli，“Central Asian Gas in Eurasian Power Game”，Energy Policy，Vol. 68，2014，pp. 349，
354.

徐建伟、葛岳静: 《俄罗斯太平洋石油管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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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① 最终成为俄罗斯石油东向出口的重要依托。由于同时控制管道的出入口，

该管线的贯通助推了俄罗斯对日本、朝鲜半岛及其他亚太国家的石油外交。
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对东北亚天然气出口将着重依赖雅库特恰扬金斯

基经哈巴罗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线 ( “西伯利亚力量”) 和阿尔

泰管线 ( “西伯利亚力量 － 2”) ②。2014 年，中俄相继签署《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和《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③，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 “马拉松谈判”取得实

质性突破。围绕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过境国地位，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展开竞

争，并提出经该国铺设管道具有 “安全、路程短和草原条件”等优势。在跨朝

鲜半岛天然气管道方面，尽管俄韩于 2011 年达成了从海参崴经朝鲜至韩国的管

道天然气项目路线图④，但来自潜在过境国朝鲜方面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该项

目的实现可能⑤。就俄日合作而言，2011 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天然气被日本认

为是替代核能、克服能源危机的最可行方式。2012 年，日本同意与 “俄气”就

天然气管道项目展开共同研究。对日本而言，俄罗斯是稳定的油气供给国，而提

升对俄能源关系将相对降低对中东的进口依赖并提升自身能源安全⑥。
由于亚洲能源市场的融合程度远远滞后于欧洲和北美，俄罗斯便具有了利用

进口国之争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契机。俄罗斯对东北亚的石油出口与东北亚国家降

低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的迫切需求相吻合。根据 2009 年正式批准的 《2030 年前

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计划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

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⑦。俄罗斯促进统一天然气管道系统的努力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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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该管道西起泰舍特，东至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科济米诺湾。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于 2009 和 2012
年正式投入运营。

东线管道将萨哈 ( 雅库特) 天然气输送至远东市场，而西线管道将西西伯利亚天然气经阿尔泰共
和国输入中国新疆并与西气东输管道相连。

根据《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俄方从 2018 年起向中国供气，最终达到每年 380 亿立方米，合
同期为 30 年。《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规定未来供气规模为每年 300 亿立方米，供气期限为 30 年。未来
中俄东线和西线天然气管道开通后，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Youn Seek Lee，“The Gas Pipeline Connecting South Korea，North Korea，and Ｒussia: Effects，Points
of Contention，and Tasks”，KINU Policy Study 11 － 05，2011，p. 1.

Miroslav Mares，Martin Larys， “Oil and Natural Gas in Ｒussia’s Eastern Energy Strategy: Dream or
Ｒeality?”Energy Policy，Vol. 50，2012，p. 445.

Masumi Motomura，“Japan’s Need for Ｒussian Oil and Gas: A Shift in Energy Flows to the Far East”，
Energy Policy，Vol. 74，2014，pp. 75，78.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 Утвержден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3 ноября 2009 г. № 1715 － p) . http: / /www. minprom. gov. ru; 日
兹宁: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载《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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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成为连接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地区内纽带①。然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多元

化政策将难免受到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及美

日、美韩同盟关系等因素。特别是 “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已分别取代沙特和

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这一因素的掣肘必将导致东北亚能

源市场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化②。

三 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定价机制博弈中的结构性权力

能源出口通常是一国经济崛起和本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作为世界能源市场上

的油气生产大国，俄罗斯具有强烈意愿谋求与自身油气生产和出口实力相匹配的

能源定价权。俄罗斯推出 “石油卢布”计划和 “天然气欧佩克”设想的根本目

的是借助油气出口之力推动卢布成为能源交易的结算货币，进而启动卢布国际化

进程。然而，由于本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以及其在国际金融体系

中结构性权力缺失，俄罗斯撬动现行国际能源定价体系的努力严重受挫。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国际石油定价机制经历了从西方跨国公司寡头垄断

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合谋定价，再到与石油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挂钩定价模式的演

变过程③。目前，美国、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

是国际石油定价权的主要拥有者。具体来看，在 “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

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影响作为石油交易媒介的美元币值，进而达到控制国际油

价的目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洲际期货交易所利用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 WTI) 和北海布伦特原油 ( Brent) 的期货价格影响全球石油现货价格。由于全

球能源市场供求基本面因素变化，欧佩克通过减产推高油价的市场影响力正在

减弱。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石油交易规则的挑战主要包括石油定价权及美元的结算货

币地位。就石油基准价而言，在欧洲市场上，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主要挂靠北海布

伦特原油计价。2011 年后，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反超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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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lena Shadrina，“Ｒussia’s Natural Gas Poli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Ｒationales， Objectives and
Institutions”，Energy Policy，Vol. 74，2014，p. 65.

富景筠: 《东北亚天然气格局的演变逻辑———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分析》，载《东北亚论坛》
2015 年第 4 期。

刘叶等: 《现行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下中东利益保障机制及其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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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性逆转为俄罗斯石油出口带来巨大收益。在亚洲市场上，“东西伯利亚—
太平洋石油管道”开通后，作为远东输油管道的唯一油源，俄罗斯力推俄罗斯混

合原油成为亚太地区的基准原油，但俄罗斯混合原油最终与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

迪拜原油挂钩。
在结算货币方面，俄罗斯积极推进以卢布取代美元作为本国石油出口的结算

货币，力求打造“石油卢布”。2006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建立用卢布结算

的石油交易所。俄罗斯石油交易所随即于 2007 年在圣彼得堡正式成立。2008 年，

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同圣彼得堡交易所筹划并正式推出了石油交易平台①。
该平台的正式开盘意味着俄罗斯成功取得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权。同年，俄罗斯又

建立了圣彼得堡国际商品原料交易所 ( СПБМТСБ) ②。俄罗斯 “石油卢布”的

长远计划是，首先推进独联体内石油贸易的卢布结算，然后扩展到与亚洲和欧洲

的石油交易，同时争取伊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产油国组成以卢

布为结算货币的石油联盟，最终形成以卢布为基础的 “新欧佩克”。
与石油不同，由于全球天然气市场不存在统一的定价机制，各地区因市场成

熟程度和供求结构差异实行不同的定价方式③。俄罗斯对欧洲大陆的天然气贸易

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定价权，具体表现为基于石油价格指数的长期天然气合约和

“照付不议”条款④。在独联体内部的天然气贸易中，俄罗斯则根据对俄关系的

亲疏程度实行相应价格补贴⑤。同时，通过与中亚和北非国家的地区或双边协

议，通过与伊朗和卡塔尔等重要天然气生产国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俄罗斯力求扩

大自己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上的主导权⑥。特别是，俄罗斯还努力构建由自己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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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孙溯源: 《俄罗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挑战及其局限》，载《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
该交易所于 2008 年开始从事石油产品交易，自 2010 年起从事石油产品期货交易，于 2013 年开始

从事原油交易，2014 年至今从事天然气交易。俄罗斯储蓄银行、天然气工业银行和对外贸易银行计划向圣
彼得堡国际商品原料交易所共同注资 7. 5 亿卢布。俄罗斯石油公司、海外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天然
气工业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鞑靼石油公司共同参与筹建。为了独享石油出口定价权，俄
政府坚持拒绝美国公司加入。(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варно － сырьевая Биржа. http: / /
spimex. com / )

北美、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三大天然气市场，彼此价格互不关联。北美市场的天然气价格由供求关
系决定，欧洲市场包括欧洲大陆的石油指数化定价和西北欧以英国为中心的竞争性枢纽定价，亚洲市场的
天然气价格则与日本进口石油综合价格 ( JCC) 挂钩。

Kenneth Barry Medlock III，“Model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xpanded US Shale Gas Production”，Energy
Strategy Ｒeviews，Vol. 1，Issue 1，2012，p. 39.

Andrey A. Konoplyanik，“Ｒussian Gas at European Energy Market: Why Adaptation is Inevitable”，
Energy Strategy Ｒeviews，Vol. 1，Issue 1，2012，p. 46.

Dominique Finon，“Ｒussia and the‘Gas － OPEC’. Ｒeal or Perceived Thread?”Ifri Ｒussia /NIS Center，
November 2007，p. 5.



能源·交通

的国际能源组织，即试图依托 “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 ( GECF) ①来筹建 “天然

气欧佩克” ( Gas OPEC) ，并由此确定天然气生产和出口配额及价格机制。

然而，受限于金融实力和经济地位，俄罗斯仍是全球能源定价机制中的价格

接受者和“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究其原因，作为能源生产国，

俄罗斯在油气定价权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其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能源供求

格局变化密不可分。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了其无法与欧佩克就石

油产量结成联盟，因此便难以在“限产保价”战略上形成合作②。而 “页岩气革

命”后非常规油气的迅速发展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力量出

现消长。未来美国液化气出口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下行压力③，将进一步恶

化俄罗斯对欧天然气贸易条件，使欧洲市场的油气挂钩机制加速转向竞争性定价

机制④。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常规天然气生产国的巨大冲击，实际上也宣告了

俄罗斯建立“天然气欧佩克”蓝图的破灭。

作为资源依赖型国家，俄罗斯挑战现有能源定价体系的能力与国际市场油价

水平直接相关。这种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脆弱性依赖意味着俄罗斯推进卢布国际化

进程存在诸多的外部不确定性。相对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言，卢

布并非国际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作为卢布国际化战略第一步，卢布从 2006

年 7 月 1 日开始正式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此后，俄罗斯大力推动双边贸易的本

币结算、特别是能源贸易的卢布结算，力图使卢布成为地区储备货币⑤。但 2014

年油价下跌与“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经济制裁的不断升级，导致卢布急剧贬值

及俄罗斯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卢布的颓势表现无疑意味着卢布距离国际交易货币

的梦想渐行渐远。而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引发的中长期衰退，客观上中断了俄罗

斯对世界能源定价体系及交易规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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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从世界能源体系的生产、安全和金融结构上看，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具有明

显的不均衡性。尽管在生产体系和管道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始终是全球

能源定价机制中的价格接受者和 “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页岩气

革命”后非常规油气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深刻变革，这极大地削弱

了传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市场地位①。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亚—里海的生产

体系或管道政治博弈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东北亚成

为俄罗斯管道政治权力的唯一增量区域。以能源为纽带加强与该地区进口国的合

作，无疑是俄罗斯走出欧洲地缘政治困境的重要出路。
就中俄能源合作而言，目前俄罗斯扩大对华能源合作的需求远远大于中国对

俄罗斯的进口依赖。 “页岩气革命”和 “乌克兰危机”两大市场和地缘政治冲

击，促使俄罗斯加速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这直接使得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

谈判于 2014 年取得突破。随着 2015 年 5 月欧亚经济联盟与丝路经济带正式启动

战略对接，俄罗斯越发意识到对接丝路经济带不仅有助于缓解自身在欧洲面临的

地缘政治压力，而且将提升欧亚经济联盟对成员国的吸引力，由此抵制欧美在其

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里海的强势扩张。
目前，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的中哈油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

道、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以及海上液化天然气管道共同构成中国能源进口格

局。随着中国能源进口增加及中俄能源合作深化，俄罗斯在中国多元能源供应体

系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而中亚地区则是丝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俄罗

斯实施对外能源战略最重要的优先方向之一。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能源市场

的转向及丝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中国扩

展欧亚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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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Fulcrum in the Middle East，Ｒussia’s Geopolitical Diplomacy in Syria
Bi Hongye

After the Cold War，Syria in Ｒussia’s Middle East strategy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uring the Syrian crisis，Ｒussia has showed firm support for Bashar Assad’s
regime. Ｒussia sent its army to Syria in the name of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m. In fact，
both the serious situation in Syria and Ｒussia’s bad economy force Putin assertively 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build morale in the short term whereas the brutal islamic state
naturally becomes the best excuse for that. Therefore，whether morally，militarily or
politically，Putin’s timely bold move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reputation is losing and testing in the Middle East in way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s，becaus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Syria dominated under Washington need not
only to be rewritten，but also the geo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step into a
period of adjustment.

Analysis on Ｒussia and Iran’s Nuclear Program
Li Yonghu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Ｒussia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n the ques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such a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fighting against
separatism and maintaining the economic interests. The Six － party Talks are mechanism to
resolve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China － Ｒussia cooperation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embodies the deepening China － Ｒ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Successful
solving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will br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al and geo － economic，even regional structure. The United States，Ｒussia，

and forces of Islam interweave and will open game in the Middle East for a long time.

Ｒussia’s Structural Power in the World’s Energy System and China － Ｒ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Fu Jingyun and Zhang Zhongyuan
From the world’s energy system of production，safet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Ｒussia has obvious imbalance in the structural power. Although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 and pipeline politics，Ｒussia is the world’s energy market
price taker and so － called“oil dollar system”rules recipient. Geopolitical shocks of
American“shale gas revolution”and the Ukrainian crisis further weaken Ｒussia’s
structural power as 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exporters. Strengthening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is for China to expand the Eurasian energy cooperation space
and to raise their voice in the world’s energy system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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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Ｒussia turns to Asian energy markets and the O＆B integrates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Ouyang Xiangying
Getting through China － Europe pathway laterally，and the pathway from Ｒussia

and the EU to Iran， the Persian Gulf， and India， is key to the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China advances policy communication， linked traffic
network，unblocked trade， unimpeded currency circulation， and common public
sentiments between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and Central Asia，which will
inevitably receive welcom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s. However，China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ity of regional geopolitics， backwardness of traffic
network，and limitation of policy communications， thus preventing from investment
risks in advance.

The Interests，Endogenous Obstacles and Strategic Dilemmas of Ｒussia’s Policy
of the Northern Sea Ｒoute Development

Feng Shuai
In 2014，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Sea Ｒoute suffered a serious setback，which

means that defects of the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selected by Ｒussian government tha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dividend completely exposed. This development model is not
only difficult to overcome the endogenous barriers that long － term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Sea Ｒoute，but there are so large bubbles in the shipping data
that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Ｒoute are can’ t be achieved. At present，Ｒussian
government has been plunged into a difficult strategic dilemma. And the slump of the
shipping data in 2014 maybe become an important mark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Sea Ｒoute will fall into a long depression period. Therefor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hipping companies should be more prud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Ｒussia’s Policy and Practice of Ｒ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Pan － Artic Area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China

Li Zhenfu and Xie Hongfei
This paper gives the concept of the arctic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ts hierarchy，and

the concept of extensive Arctic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ropose of 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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